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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秀芹

最近北方好几座城市都出
现“火炉天气”，40摄氏度以上
的高温“肆虐”，真是“日光煮水
复成汤”，人们除了空调房不知

“此外何处能清凉”。尽管“坐
想微风过荷叶，梦成疏雨滴梧
桐”，但天气依然“万瓦鳞鳞若
火龙，日车不动汗珠融”。

我小时候，夏天一喊热，母
亲就吵我：“心静自然凉，越喊
热，便会越觉得热。”

其实，学会心理降温，是人
生的一种修行。作家刘墉于去
年大暑之日在公众号发布了一
张名为《天竹青鸟》的画，画面
是两只青鸟在落雪的天竹上嬉

戏。青鸟的“青”跟天竹果实的
“朱”是补色，叶子的“绿”跟
“朱”也是补色，加上白雪对比，
画面显得特别亮丽。在酷热的
天气里看到这么一幅冬景，人
的眼睛也仿佛变得清凉起来。

我曾经的同事苏老师也有
刘墉这种雅好，喜欢画画。以
前在乡村小学教书，全校老师
挤在一间办公室内。暑假老师
们都在学校培训学习，休息时，
别人都摇着蒲扇寻个阴凉地儿
凉快，苏老师便一人待在办公
室里画画，画雪景，画“窗含西
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
画“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
雪”……画完一幅，苏老师便把

“冬景”贴墙上，一个暑假下来，

整个办公室都被他的“严寒”作
品覆盖。年轻的小孙老师，一
进办公室就唱起“北风那个吹，
雪花那个飘”，还故意比划出瑟
瑟发抖的动作，令人忍俊不禁。

在那个纳凉基本上全靠扇
子的年代，这种“情景纳凉”和

“行为艺术纳凉”给那些年的伏
天增添了不少乐趣，也让我们
从心理上降温不少。

苏老师是个慢性子，他有
自己一套对付暑气的理论。他
常说，夏天炎热，人的脾气也需
降温，遇事一定要冷静三分钟，
正反考虑，自己和自己辩论，等
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了，再做决
定也不迟。因为天热，人容易
暴躁、冲动，冲动是魔鬼，唯有

冷静可以降服得了这个魔鬼。
有一年暑假举行教师考

试，大家坐教室等了半个小时
试卷还没到，天那么热，教室窗
户又小，闷得很。大家都待不
住了，开始抱怨。唯有苏老师
安静地端坐桌前，拿起笔开始
在草纸上画画，一边画一边劝
大家：“试卷晚了肯定有原因，
我们安静等着就行。”雪花在他
的笔尖一朵一朵降落，纷纷扬
扬的大雪“下”了好几张纸。一
个小时后，相关工作人员拿着
试卷来了，说是路上他骑自行
车栽沟里了，膝盖都磕破了，幸
亏试卷没丢。看到这一幕，我
们纷纷自责——刚才发牢骚实
属不应该。

上周，我家里修缮老宅，建
筑工人顶着烈日，站在架子上
垒砖砌墙。我只在太阳地里站
了两分钟，汗便顺着脸颊往下
淌。我招呼工人们下来吃块西
瓜，进屋凉快凉快，工人师傅却
说：“不用，我们蹲在架子上抽
根烟休息一下，再接着干。”我
问他们：“不热吗？”一位师傅
说：“热，但想起干完活回到家，
冲个澡的工夫，媳妇已经将冰
镇啤酒备好、饭菜上桌，便不觉
得热了。”

在夏天，除了空调，我们还
有很多方法自制清凉。如果说
夏天是一块画布，那么乐观的
心态、对生活的热爱绝对是最
具清凉意味的一笔。

■周天红

“我来看你了。”一听这话，
村里人就知道是马三爷来了。
这是马三爷常挂在嘴边的口头
语，听起来多朴实、多亲切、多
温馨呀。

马三爷住在村子西边的老
黄桷树下。在村子里，马三爷
是能人，他干过石匠、学过木
匠，能编背篓子、箩筐、簸箕，会
造竹椅子、木板凳、石水缸什么
的，就连那土灶头、石猪圈等大
件活都能拿得下。值得一提的
是，马三爷还是村子里第一个
走出大山梁子从白合场去过县
城的。

马三爷对年少的我说：“别
老提那事儿，我去县城那一趟，
是吃了大亏的。”“你吃什么大
亏哟，还不是你那句‘我来看你
了’把事情给摆平了吗？”我接
话道。

当年，马三爷跟着他老舅
去县城工地上干活。那活虽说
是搬水泥、抬砖头、打钢筋，尽
是下苦力的事，可是挣钱呀。
老舅一五一十地跟马三爷说：

“计件算钱呢，一天干下来能挣
二三百元大票子，多好的事
啊！要真干好了，两三年干下
来，还不把家里的老房子推倒
了修成砖房洋楼呀！”老舅一通
天高地远的话说得马三爷半夜
里做梦都笑醒了。既然是好
事，那就干呗。在城西头那个
工地上一个月干下来，马三爷
算了账，钱是真不少呀；两三个
月干下来，钱就更多了；大半年
干下来，钱的数量已经很可观
了，但仍只是一把账。

包工头说：“要什么钱呀？
老板还差我一大把钱呢，我拿
什么给你们开工资呀？”一大群
人把包工头堵在工棚里就为一
个事儿——要钱。都快到年关
了，谁不想拿钱回家呀？大家

上有老下有小的，家里一摊子
事儿等着用钱呢。就这样，人
们着急了，开始诉苦、骂街、摔
东摔西。马三爷不干那些事
儿，他就在工棚外的钢管子堆
上坐着抽烟。包工头趁着上厕
所的空隙，翻围墙跑了。马三
爷紧紧地跟在包工头的后面，
一直跟到包工头的住处。

包工头看见马三爷，一惊。
马三爷说：“别怕，我来看你了。”

就这句话，一下子缓解了
紧张的气氛，马三爷和包工头
拉近了距离，唠起了家常。马
三爷把自己家里的情况慢慢
地、细致地给包工头说着，比如
老人要吃药、娃儿要读书、家里
的墙头都倒了半边等，说着说
着，差点把包工头说哭了。马
三爷那工钱，当然是顺顺当当
地要着了。

“我来看你了。”这句话，多
好呀。

白合场东场口上的肖大
有，那是出了名的横。肖大有早
年干过搬运工，力气大哟，在粮
站给大货车上货，据说一次能扛
动100多公斤大麻袋子——这
牛劲儿，哪个敢惹？肖大有在白
合场的场口上开着收购竹片的
厂子，那生意火着呢。肖大有的
大舅哥在县城最大的纸厂当头
儿，肖大有的货送过去随到随
卖，他自己不差钱。但肖大有却
差着不少人的钱——乡亲们挑
竹片卖给肖大有，就只得两个
字：记账。不卖给肖大有也不行
呀，白合场方圆10多公里地界，
就肖大有一个竹片收购点。你
不卖给他，除非再走5公里路，
将竹片挑去观音沱。这样的
话，用村里人的话说，那就是把

“豆腐盘成肉价钱”了，不值
当。卖竹片，还得卖给肖大有；
钱呢，等着，三五个月或更长时
间算一回账。

马三爷往肖大有的收购点

卖竹片都卖了大半年了，几乎
一天没间断过，那账呀，都记有
小半本了。这一天，马三爷又
来了，肖大有说：“要卖就卖，不
卖就挑起走人，不要挡着别
人。”马三爷温和地说：“我不是
来要账的，我来看你了。”这话
一出，肖大有顿时没那么横了，
呆在原地不知说什么好。原来
那阵子，肖大有真遭了祸。前
几天，肖大有拉着两大车竹片
去县城的半道上过瞌水垭口
时，车翻了，两辆大车的货全倒
进了山沟里；车毁了，两个司机
住进了医院。

“你能来看我，说明你真把
我当人看呀。这年月，谁还把
我当人看呢？我知道，自己到
处差账，大家都把我看成白合
场最大的恶人了。但谁还没个
苦处和难处啊，生意都不好做
啊！”肖大有颇为不好意思地低
声说着，“马三爷呀，谢谢你的
理解和关心。这样，无论我这
儿出了多大的事儿，你的账，我
立马结清。”

“我来看你了。”马三爷一
句话，不但要到了账，还和肖大
有结成了儿女亲家。从此，肖大
有脱下了“蛮横”的外衣，学着马
三爷真诚、平和待人，收购竹片
一单一结且当面结清，再没欠过
账了。这样一来，肖大有的竹片
收购生意便更红火了。

“我来看你了。”马三爷这
句话，管多大的用呀！

虽然人们天天总说话，但
话该怎么说、说什么，就大有讲
究了。村里人有时会对某人
说：“一句好话从你嘴里说出来
都能气死人。”乡下人读书不
多，可要是论起说话来，那是很
讲究的。我老家那个村子，逢
年过节要说什么话，见了亲戚
朋友进门要说什么话，见了长
辈要说什么话，这些那些的，都
是有讲究的。否则，人家背地里

就要议论你：“这娃，没老没少的
不懂礼貌。”一旦给你扣上一顶

“不懂礼貌”的帽子，那就麻烦了
——男娃子不好娶到媳妇，女
娃子不好嫁人；还有，可能就没
多少人愿意跟你家打交道了，即
使你家的大门再气派、院子再宽
敞，也真成了“孤家寡人”。

“我来看你了。”马三爷这
句话，听起来就让人舒服。村
东头两婆媳正吵架，村西头两
邻居正为一点猪拱白菜鸡吃米
的小事闹嘴，后山李老四正和
张老三为田边地角起的纠纷骂
个脸红脖子粗……“我来看你
了。”马三爷说着话一上场，气
氛一下子就缓和多了。好话好

说，缓和了气氛，坐下来再说事
儿。大家心平气和的，有理说
理，有事儿说事儿，一切都好摆
谈。“都是乡里乡亲的，没什么
你死我活的矛盾，大家低头不
见抬头见，小事，了了。”马三爷
是村子里有名的“中人”和事
佬，大家都服他。

如今我已离开老家多年，
每当遇到事心里犯急的时候，
总会想到马三爷的口头禅：“我
来看你了。”眼前便一下子浮现
出他温和的神情、宽厚的笑容，
心态便立马平和了下来。我知
道，一句话、一个人、一个村子
的记忆，会永远守护好我澄澈、
平静的心灵之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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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看你了我来看你了””

自制清凉的夏天自制清凉的夏天

副 刊A16 □2023 年 7 月 3 日 星期一 □本版责编 杜汶昊 □本版美编 郭佳卉


